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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紅樓夢圖詠》的形式分析 

 

第一節、畫幅與題詠 

 

整部《紅樓夢圖詠》是由改琦的畫作與當代社會名流之題詠共同組成，基本

上是屬於一圖數詠(一到三幅)的形式。本文主要探討的是淮浦居士於光緒五年

(1879) 以木刻版畫刊印行世的版本。《紅樓夢圖詠》分成四冊，包含改琦畫頁五

十幅，淮浦居士序言一篇，及三十四位名流所寫題詠共七十五篇。淮浦居士在《紅

樓夢圖詠》一開頭的序言中便清楚提及自己獲得《紅樓夢圖詠》的過程，而改琦

為吾園主人李筍香繪製《紅樓夢圖詠》作為私人收藏的情形，亦在其述論之中:  

 

  華亭改七薌先生琦，字伯韞，號玉湖外史。天資英敏，詩詞書畫並

臻絕詣。來上海下榻於李筍香光祿吾園時，光祿為風雅主盟，東南名宿

咸來止止，文讌之盛，幾同平津東閣。先生在李氏所作卷冊中，為紅樓

夢為生平傑作，其人物之工麗，佈景之精雅，可與六如、章侯抗行。光

錄珍祕物甚，每圖倩名流題詠，當時即擬刻以傳世，而光錄旋歸道山，

圖冊遂傳於外。前年冬予從豫章歸里，購得此冊，急拊民以傳之，時光

緒己卯夏，淮浦居士記。36 

 

經過淮浦居士的記述，我們知道《紅樓夢圖詠》確實為改琦下榻於上海吾園時為

李筍香所作。且李筍香在世之時，就已經有將《紅樓夢圖詠》梓刻行世的念頭，

只是李筍香未來得及付諸行動就去世了。而光緒丁丑年(1877)冬天，淮浦居士從

豫章回到家鄉時意外購得《紅樓夢圖詠》，覺得此物實為改琦生平佳作，又以其

中人物描繪工麗，亭台佈景的繪製也別具意味，所以急拊民以傳之，後於光緒己

卯刊印行世，以傳後人。 

 

                                                 
36 改琦，《紅樓夢圖詠》，全四冊，光緒五年刊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10月，初版，〈淮
浦居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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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琦所繪之畫幅 
 

改琦所繪的《紅樓夢圖詠》角色排列順序，第一冊首頁為“通靈寶玉絳珠仙

草”，之後均為《紅樓夢》中女子人物圖，分別為警幻、黛玉、寶釵、元春、探

春、惜春、史湘雲、妙玉、王熙鳳、迎春、巧姐﹔第二冊則有，李紈、鴛鴦、可

卿、寶琴、李紋李綺、岫煙、香菱、晴雯、芳官、尤三姐、鶯兒、平兒、紫鵑，

其中“李紋．李綺”兩人共入一畫﹔第三冊所繪的人數最多，末四幅均為一畫數

人的情況，依次為襲人、齡官、麝月、翠纓、碧痕、司棋、佩鳳、小紅、智能、

春燕五兒、翠墨小螺入畫、秋紋蕙香、彩鸞绣鸞﹔第四冊則專門收錄《紅樓夢》

中男子人物，分別有寶玉、柳湘蓮、秦鍾、蔣玉函、賈蓉、賈薔、賈芸、賈蘭、

薛蝌、焙茗、北靜王、甄寶玉。所以《紅樓夢圖詠》四冊除去第一冊首幅“通靈

寶玉絳珠仙草”，所繪《紅樓夢》中男女人物共五十五人。 

 

由改琦《紅樓夢圖詠》中創作角色的選擇與排列的順序，我們可以發現他別

出心裁的創新性，與不同於一般《紅樓夢》插圖的深刻見解。 

 

二、名流文士之題詠 

 

《紅樓夢圖詠》雖是以改琦的畫作為主，但每幅畫之後都有一至三篇不等的

題詠，這些題詠也是《紅樓夢圖詠》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就中或有與改琦同時遊

交之人，題詠間料有改琦的繪圖理念可以尋覓，縱非同時之人，亦去改琦之世尚

近，對於了解改琦詮釋《紅樓夢》角色的想法也有若干幫助，茲將題詠者與畫幅

臚列如下表 :  

 

題詠人名 所題詠之畫幅 

姜皋 “通靈寶玉．絳珠仙草”、“鶯兒 、“碧痕”、“蔣玉涵” 

顧春福 “通靈寶玉．絳珠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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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桓 “警幻仙子”、“芳官”、“智能”、“甄寶玉” 

長春 “警幻仙子”、“智能”、“焙茗”  

孫坤 “黛玉” 

羅鳳藻 “寶釵”、“可卿”、“鴛鴦”、“襲人” 

周綺 “元春”、“史湘雲”、“寶琴” 

沈耀鈐 “元春”、“平兒”、“翠縷”、“秋紋．蕙香”、“賈蘭” 

劉樞 “探春”、“紫鵑”、“碧痕”、“薛蝌” 

武念祖 “探春”、“王熙鳳”  

瞿應紹 “惜春”、“晴雯”、“小紅”、“寶玉” 

張問陶 “史湘雲”、“碧痕”、“秦鍾”  

元眉 “史湘雲” 

王希廉 “妙玉”、“迎春” 

徐渭仁 “巧姐”、“司棋”  

高崇瑚 “李紈”、“香菱” 

沈文偉 “可卿”、“李紋．李綺”、“春燕．五兒”、“賈蘭” 

秦樹楷 “寶琴” 

顧頃波 “李紋．李綺”、“秦鍾”、“北靜王”  

李大秋 “岫煙”  

袁桐 “晴雯”、“齡官”、“寶玉” 

黃仁 “尤三姐”、“麝月”、“賈芸”  

秋碧 “平兒” 

馮承輝 “紫鵑” 

荻洲 “翠縷”、“佩鳳” 

銭度 “佩鳳”、“翠墨．小螺．入畫” 

吳榮光 “翠墨．小螺．入畫” 

高崇瑞 “綵鸞．繡鸞”、“柳湘蓮” 

廖鴻荃 “賈蓉” 

程庭鷺 “賈薔”  

泊兮 “甄寶玉” 

郭鳳梁 “甄寶玉” 

郭鳳岡 “甄寶玉” 

陸機 “甄寶玉” 

 

第二節、創作年代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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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作年代推論 

 

至於改琦繪製《紅樓夢圖詠》的年代，確切的時間因為沒有記年所以我們不

得而知，但是從其後的題詠我們可以窺得一些端倪。《紅樓夢圖詠》中有記年的

題詠最早為嘉慶丙子年(1816)，包括姜皋所題“通靈寶玉．絳珠仙草”﹔顧桓所

題“警幻仙子”﹔孫坤所題“黛玉”﹔瞿應紹所題“寶玉”﹔高崇瑚所題“李

紈”，是年改琦四十四歲。最晚的則為道光辛丑年(1841)，為郭鳳岡所寫後記，

這一年改琦已經去世十三年之久了。另外，張問陶在《紅樓夢圖詠》中也留下了

“史湘雲”、“碧痕”、“秦鍾”三篇題詠，雖然這三篇題詠都是無記年的，但

是我們可以確定《紅樓夢圖詠》中這三幅畫，必定早於嘉慶甲戊年(1814)，因為

張問陶卒於此年。 

 

另改琦門人顧春福在《紅樓夢圖詠》首幅，“通靈寶玉．絳珠仙草”後的題

詠說道 :  

 

石自通靈草解愁，情天如夢渺紅樓，尊空北海虛前約，香散南

豐憶舊遊，看到子孫能幾輩，遺將翰墨足千秋，披圖無限黃壚感，

有淚非關兒女流。紅樓夢畫像四冊，先師玉壺外史醉心悅魄之作，

筍香李光祿所藏。光祿好客如仲舉，凡名下士詣海上者，無不延

納焉。憶丁亥嵗，薄遊滬瀆，訪光祿於綠波池上。先師亦打槳由

泖東來，題衿問字，頗極師友之歡。暇日曾假是冊，快讀數十周，

越一季，先師光祿相繼歸道山。今墓木將拱，圖畫易主，重獲展

對，漫吟成句，感時傷逝，淒過山陽聞笛矣。道光癸巳夏五月下

浣，客上洋官廨之畫禪琴趣室，聽雨孤坐，并志顛末，玉峰隱梅

道人顧春福。37 

 

從顧春福的題詠中我們可以知道在道光丁亥年(1827)，顧春福遊上海造訪李筍

香，而改琦也剛好在李氏吾園中作客。於是三人便於吾園中一景“綠波池”上，

                                                 
37 改琦，《紅樓夢圖詠》，全四冊，光緒五年刊本，1974年 10月，初版，〈顧春福題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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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晤相談題衿問字，極盡師友之歡，雅稱墨客騷人之趣。但是隔年道光戊子年

(1828)，改琦與李筍香相繼過世，《紅樓夢圖詠》在李筍香死後遂流傳於外，被

不同的人收藏。道光癸巳年五月(1833)，事隔六年顧春福再次展閱欣賞先師改琦

的作品，怎能不睹物思人，而滿懷愁緒。所謂「披圖無限黃壚感，有淚非闗兒女

流」，便是他懷念改琦的心緒寫照吧! 

 

我們可說《紅樓夢圖詠》中改琦所繪畫幅必定早於嘉慶甲戊年(1814)，但若

包含畫後題詠的話，整部《紅樓夢圖詠》集結成冊的時間則相當長。這些題詠也

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在原持有者李筍香死後，名流雅士的題詠仍陸續增加。包

括道光癸巳年(1833)，顧春福所題“通靈寶玉．絳珠仙草”﹔秦樹楷所題“寶

琴”﹔李大秋所題“岫煙”。以及道光己亥年(1839)，著名《紅樓夢》研究評點

專家王希廉與其妻子周綺所題“迎春”與“元春”，另外還有沈耀鈐所題的“平

兒”也是在同一年。最晚的則是道光辛丑年(1841)由郭鳳岡所題後記。到底改琦

創作《紅樓夢圖詠》的過程總共花費多久的時間，題詠又是從何年開始的，這些

問題因資料有限我們無法得知。我們只能推斷部分題詠是《紅樓夢圖詠》仍私藏

於吾園李筍香手中時，社會名流雅士至吾園欣賞吟詠所留下，而李筍香擇其較

優、較深刻的保留於各篇畫作之後。在李筍香之後的收藏家也如法炮製、蕭規曹

隨，《紅樓夢圖詠》遂逐漸集結成冊，並使其成為眾多《紅樓夢》插圖繪畫中，

兼具文學品味與藝術創作的經典代表。 

 

第二節、圖版形式之分析 

 

  在本章的第一節中已經清楚羅列出改琦《紅樓夢圖詠》所畫的所有人物角

色，這些角色被分成四冊並有前後順序，而每一幅人物基本上都是採取繡像的形

式。所以改琦《紅樓夢圖詠》中人物在畫幅中所佔的比例頗大，約佔畫面四分之



 21

一，其餘則繪配與主角相稱的背景。由這樣的形式便可以清楚知道，改琦《紅樓

夢圖詠》與之前的《紅樓夢》插圖完全不同，它並非凝結故事劇情高潮的一個畫

面，而是以人物為主體，深刻刻畫他們的個性與特色。本文歸結改琦繪製《紅樓

夢圖詠》採取繡像形式的原因有二，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從圖詠的功用來看，

改琦創作圖詠的目的是爲了讓收藏家欣賞玩味，所以圖詠中大部分的女性圖像，

也可以視為流行於當時的仕女畫作。其二是曹雪芹《紅樓夢》小說結構形式的影

響，當時的文人雅士必定都熟知《紅樓夢》的故事，對文本最終回應存在的情榜

也一定不陌生。就小說人物描繪，明代陳洪綬對《水滸傳》中英雄榜的角色也有

過一圖一人的創作形式。 

 

一、情榜的形式 

   

一般說來，凡曾閱讀曹雪芹《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所有的故事都根本於第

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在這一回中，賈寶玉在所謂

的「太虛幻境」見到金陵十二金釵正冊、副冊、又副冊，而這些冊子中的圖畫與

題詞，都預言了《紅樓夢》中重要女性角色的生命動線與命運歸結。之後的紅樓

夢十二支調曲，曲文又再一次以全方位的觀點詠嘆出重要女性角色的本性特色、

悲歡離合等。從《紅樓夢》脂硯齋的批評中，我們可以臆測曹雪芹《紅樓夢》中

情榜的存在。脂硯齋披露出曹雪芹的《紅樓夢》原本在最終回會出現一「情榜」，

作為整篇故事的收束。例如 :  

 

第六回 : 觀「警幻情榜」，方之余言不謬。(靖本眉批)38 

 

第十八回 : 妙卿出現。至此細數十二釵，以曹家四艷再加薛

林二冠有六，添秦可卿有七，熙鳳有八，李紈有九，今又加妙玉，

僅得十人矣。後有史湘雲與熙鳳之女巧姐兒者，共十二人。雪芹

題曰「金陵十二釵」，蓋本宗紅樓夢十二曲之義，後寶琴岫煙李紋

                                                 
38 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台北：聯經出版，1986年，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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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綺皆陪客也，《紅樓夢》中所謂副十二釵是也。又有又副冊三段

詞，乃晴雯、襲人、香菱三人而已，餘未多及，想為金釧、玉釧、

鴛鴦、苗雲、平兒等人無疑矣。觀者不待言可知，故不必多費筆

墨。(己卯夾批)39 

第十八回 : 數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係漫擬也。至末回「警

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三、四副芳諱。(庚辰本眉批)40 

 

另外，脂硯齋的批評之中，也曾強調或釐清某些人物在情榜中所佔據的位置，或

點出寶玉與黛玉兩人在情榜中所呈現的重要性及其代表意義等。例如 : 

 

    第十九回 : 此皆寶玉意中心中確實之念，非前勉強之詞，所

以謂今古未之一人耳。聽其囫圇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觸之心，

審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見之人，亦是今古未見之文字﹔說

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

正大光明，說不得渾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

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恰恰只有一顰兒可對，令他

人徒加評論，總未摸著他二人是何等脫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

余閱此書，亦愛其文字耳，實亦不能評出此二人是何等人物。後

觀「情榜」評曰 :「寶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評自在評癡

之上，亦屬囫圇不解，甚妙。(庚辰本己卯本戚序本雙行夾批)41 

   

在古代小說中有所謂「榜」的傳統，「榜」主要是出現在中國古代的長篇小

說之中，其為一種小說結構的特色。寫於開頭的則為一總起，在小說中段出現的

則作為一種提示，出現在小說結尾的則是作為收束。而改琦創作《紅樓夢圖詠》

時，既有將文本人物分冊羅列之舉，則與情榜所揭順序容有參照借引之處，正是

吾人考察《紅樓夢圖詠》的重要切入角度。 

 

第四節、圖版人物之選擇 

 

                                                 
39 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30-331。 
40 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31。 
41 陳慶浩編著，《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頁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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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圖詠》中所有的人物在本章第一節中已有清楚的羅列，而我們可以發現

改琦在創作圖詠時，對於描繪人物的選擇與先後順序，有一些特殊的地方。一般

都認為，改琦圖詠人物的選取是參照《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 警

幻仙曲演紅樓夢〉，其中提到的金陵十二金釵正冊、副冊、又副冊。42不過，改琦

在圖詠出場人物順序的排列上，還是有不符合小說所揭次序之處，當然也是改琦

與其文化圈中普遍的價值觀與觀念。在《紅樓夢圖詠》中繪有四十三位女性，多

半都是小說中詮釋較多的重要年輕女性，基本上也同小說中情榜人物名冊一般次

分品第，計分三冊。因此，改琦在繪製圖詠人物的時候一定已經經過篩選，本文

歸納改琦篩選繪製角色的時候主要依據兩項原則，一是衡量該角色在小說中的地

位與重要性，其二則是考慮其性格與品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改琦不只在人

物的選擇上與曹雪芹《紅樓夢》的榜單有些許出入，在某些相同的人物中，也有

著不同的排列順序，就中原由為何，筆者在下文亦有所述論。總而言之，較之《紅

樓夢》所載人物次序，改琦繪製、擇取人物的原則，必然可以提供吾人對改琦其

人、甚至是《紅樓夢圖詠》創製氛圍的進一步瞭解。 

 

一、情榜人物之推測 

 

  在紅學的龐大體系中，已經有多位學者對情榜中的人物有過推測與考證。一

般而言有所謂的三十六人、六十人與一百零八人之說，而改琦《紅樓夢圖詠》中

所繪女子人數共四十三人，其數與六十較近，規模與改琦繪製者相仿，所以本文

主要參考六十人的說法。43就脂硯齋的說法，情榜的人物可分為「正」、「副」、「再

副」、「三副」、「四副」五個層級，每個層級十二人，一共六十人。分級標準主要

是依據小說中該人物的身分地位，與故事中所佔篇幅沒有絕對的關係。「正冊」

                                                 
42 莊瑞宜，《改琦人物畫研究》，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碩士論文，1994年 8月，
頁 55-56。 
43 詹丹，《紅樓情榜》，台北：時報出版，2004年，頁 29-31。 



 24

的十二個人，也就一般所稱的「金陵十二金釵」，身分都是貴族大家出身的尊貴

女性。「副冊」中的十二人身分地位較「正冊」低，家業權勢也較弱，惟仍屬於

社會中有一定身分的階級。「再副冊」中人物的身分就降至出身低賤的丫環，但

在服侍人的丫環中，其出身世家雖渺然難徵，但仍可就其服侍的對象來區分等

級，「再副冊」中收錄的十二人就是屬於比較有實權的大丫環，所謂僕從主貴是

也。在這樣的分級標準下，較之於「再副冊」所收者，「三副」中的十二人就是

地位更低下的小丫環了。最後的「四副」中收錄的都是當時被認定最沒有身分地

位的職務類別，也就是被買進賈府的梨香苑十二位唱戲女伶。 

 

  依照這樣的排列就可以將五冊中的人物清楚列出 :  

 

正冊 : 

薛寶釵  林黛玉  賈元春  賈探春 

史湘雲  妙玉   賈迎春  賈惜春 

王熙鳳  巧姐   李紈   秦可卿 

 

     副冊 :  

香菱   薛寶琴  邢岫煙  李紋 

李綺   尤二姐  尤三姐  尤氏 

夏金桂  智能   平兒   鴛鴦 

 

再副冊 :  

晴雯   襲人   麝月   秋紋 

紫鵑   鶯兒   金釧   玉釧 

抱琴   司棋   侍書   入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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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冊 : 

小紅   茜雪   柳五兒  四兒 

彩雲   彩霞   雪燕   翠縷 

翠墨   萬兒   墜兒   傻大姐 

 

四副冊 : 

芳官   齡官   藕官   藥官 

文官   寶官   玉官   荳官 

蕊官   葵官   艾官   茄官 

 

其中最不具爭議的，就是「正冊」中的「金陵十二金釵」，因為在《紅樓夢》小

說中第五回〈賈寶玉神遊太虛幻境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已經清楚交代這十二

人的身分，賦予這十二人正當而確定的首從地位。另外，第五回也同時點名香菱

是「副冊」的首位人物，而「再副冊」的首位及次位榜列人物則分別為晴雯與襲

人，本文所明白標示者，皆能毫無爭議地各安其位。 

   

  整理徐恭時、孫遜與宋淇等人的說法，大部分的入選人物都相同，只有少數

幾位應入的冊次有些微的不同。「在副冊」中有兩位是較具爭議的，首先是平兒，

在孫遜所擬的名錄中平兒是被列入再副冊的。平兒在小說中一開始的身分只是賈

璉的小妾，與鳳姐也有主僕的關係，說穿了就是鳳姐的大丫頭，地位實在不高。

不過她其實是個性格溫和，處處周到的可人兒，手腕與待人不像鳳姐那樣鋒芒畢

露，適切又得體的行事又比鳳姐更多份人味。從小說中的細心安排就可以察覺她

也是個拔尖的人物，另外依劇情的發展，我們都知道鳳姐與賈璉是無法到白頭

的，後來平兒被扶正自然不在話下，如此一來，平兒身份雖初出於僕從，其後既

承繼為賈璉正室，自當以較後較顯赫者為一小說人物之總體身份標籤，因此徐恭

時與宋淇將平兒列入「副冊」應是比較合理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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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是鴛鴦，其實在徐恭時、孫遜與宋淇的說法中，只有宋淇將鴛鴦列入

「副冊」中，其餘兩位都認為鴛鴦應該列於「再副冊」中。鴛鴦的身分只是所謂

的大丫頭，與晴雯、襲人雷同，惟鴛鴦的侍奉對象值得加以注意，因為鴛鴦在小

說中侍奉賈府最高的權力核心賈母，而且她又深得賈母器重，所以鴛鴦的地位當

然不能等同於尋常大丫頭。在《紅樓夢》的劇情發展中，賈赦處心積慮的想討她

做二房，但是鴛鴦早領悟在大觀園這樣一個腐化的生活中，做為一個妾室根本沒

有地位可言，所以她拒絕了旁人所謂高攀的機會，就足以證明她有著比一般丫頭

更踏實的心眼，及更聰穎的大智慧。因此將她地位提高與一般丫頭區隔出來，列

於副冊的最末位應是再合理不過的。 

 

在「再副冊」中的人物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的爭議，因為「再副冊」中十二位

女性的確都是小說中地位相當的丫環。首先的四位晴雯、襲人、麝月、秋紋，就

是環繞在賈寶玉身邊的四大丫環。接著分別是黛玉與寶釵的貼身丫環紫鵑與鶯

兒，之後的金釧雖是王夫人大丫環，但是她引領了一段小說情節發展，也是個不

可或缺的角色。在金釧死後造成賈寶玉更加重視玉釧，所以玉釧的地位視同與金

釧一般，十分合理。最後就是所謂「賈府四艷」的貼身丫環，都是性質與身分相

當的人物。 

 

「三副冊」中丫頭地位又比「再副冊」的大丫頭低些，也是故事劇情中影響

較弱的人物角色。只是若照宋淇的列舉，「三副冊」與「四副冊」的人物恰恰相

反，他認為「三副冊」中所列舉者為元妃省親時賈府買入的梨春苑十二女伶。但

是依照當時的社會認知與小說中的對白透露，唱戲班女伶之身分地位應低於賈府

一般的丫環。就如同趙姨娘在第六十回〈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對著芳官罵道 :「小娼婦養的!你是我們家銀子錢買了來學戲的，不過娼婦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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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流，我家裡下三等奴才也比妳高貴些!」。 44由趙姨娘這段辱罵就足以證明，在

當時社會價值觀裡戲子與妓女的地位是相當的，都是社會最下層的人。因此，梨

春苑十二女伶列於「四副冊」中應是比較合理的說法。 

 

二、改琦的人物選擇 

 

  改琦與身邊文化圈的文人雅士對曹雪芹《紅樓夢》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所

以他在《紅樓夢圖詠》中所選擇的角色必定都涵蓋著某些觀念，這些被選擇的角

色可以說都代表著改琦個人的偏好、認同，也許存在著這個文化圈的共同認定，

像是社會意識般普遍獲得大家的贊同。改琦對圖詠的人物選擇，可以歸納出幾個

方向。基本上他也參照小說劇情選擇重要的人物，這些人物都是在個性上有深刻

刻劃者，或是對小說劇情有重要引導及關鍵暗示者。一般認為《紅樓夢圖詠》依

據小說中「正」、「副」、「又副冊」而有身分貴賤、角色輕重之分。45其次改琦的

依據還加入了人物性格上的考量，若是道德上較有暇疵的女性角色，都不在選擇

的範圍之內。這可以解釋為何尤三姐的姐姐尤二姐，同樣秉花容月貌，甚至於嫁

給賈璉做妾，卻不在圖詠的選擇內。或是呆霸王的妻子夏金桂，她也是小姐級的

人物，寶玉亦曾讚其貌美，但也同樣被摒除在《紅樓夢圖詠》人物之外。最後在

人物的排列與分冊上，改琦不只考慮身分貴賤、角色輕重兩個因素，更加入了他

個人的認定與偏好。 

 

(一) 十二金釵的順序 

 

關於《紅樓夢圖詠》的角色安排，在繪製十二金釵之前，還繪有“通靈寶玉

                                                 
44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1992年 1月，再版，頁 530。 
45 莊瑞宜，《改琦人物畫研究》，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研究所中國美術史組碩士論文，1994年 8月，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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絳珠仙草”、“警幻”兩幅。這樣的安排表示改琦對《紅樓夢》確有深刻的了解，

因為在《紅樓夢》第一回〈甄士隱夢幻視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中就清楚交

代了賈寶玉與林黛玉兩個人的原形。其中一段說到 : 

 

⋯⋯此事說來好笑。只因當年這個石頭，媧皇未用，自己卻

也落得逍遙自在，各處去遊玩。一日，來到警幻仙子處，那仙子

知道他有些來歷，因留他在赤霞宮中，命他為赤霞宮神瑛侍者。

他卻常在西方靈河岸上行走，看見那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棵絳珠

仙草，十分嬌娜可愛，遂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得因久延歲月。

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了草木之胎，幻化人形，

僅僅修成女體，終日由於恨離天外，飢餐祕情果，渴飲灌愁水。

只因尚未酬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鬱結著一段纏綿不盡之意，

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為人，

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因

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46  

 

這段話說明賈寶玉的原形是女媧補天剩下來的石頭，而林黛玉則是受過寶玉雨露

之恩的絳珠仙草。此外，這段話也暗示著存在警幻仙子手邊的情榜，因為不止石

頭與仙草，還牽涉著許多的風流冤家都需要一併下凡，造歷幻緣。改琦明白曹雪

芹的隱喻，所以他將“通靈寶玉絳珠仙草”、“警幻”置於「金陵十二金釵」繡

像之前，宛若透視人間虛無的繁華豐美，直探生命真實的本質。比較起程偉元本

的《紅樓夢》木刻版畫插圖，程本首圖是代表賈寶玉的“石頭”，對故事緣起的

體會顯然比較偏頗狹隘，以男性為主的立場出發，有違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

基本精神。 

 

  在紅學領域中最不受爭議的「金陵十二金釵」芳名與順序，在改琦創作的圖

詠中這些人物的順序卻被做了些微更動調整。依照曹雪芹《紅樓夢》中正冊的詩

與應曲文的說法，寶釵的順序應是先於黛玉。在「正冊」詩文中寶釵與黛玉的詩

                                                 
46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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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畫都是結合在一起的，裡面說到 : 「可歎停機德，誰憐詠絮才!玉帶林中掛，

金釵雪裡埋。」47可知這兩位左右寶玉情愫的女子，雖然代表著極不相同的涵義，

但是重要性卻是相去不遠。詩中先嘆寶釵，再憐黛玉，最後兩句則暗示著所謂情

慾終究是一場空。之後警幻仙子演的紅樓夢十二支調曲中，代表寶釵的應曲文「終

身誤」則更直接列於黛玉「枉凝眉」之前，似乎說明紅樓夢中寶釵的地位應是略

勝黛玉。黛玉雖是寶玉的精神伴侶，與寶玉的心緒思想切合，但是她與寶玉終究

是沒有婚姻關係的兩人。反觀寶釵，其思想與價值觀的認定上都與寶玉有極端的

不同，但是她與寶玉才是實質的夫妻、世俗的伴侶，她也才稱得上是一個確確實

實的賈家人。改琦先黛玉後寶釵的做法強烈顯示他認同「木石前緣」勝於「金玉

良緣」，他認為建立在思想心靈的愛情，遠勝過建立於世俗門第的婚姻關係。對

照黛玉、寶釵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思想，我們也可以說改琦與當時吾園文化圈的

人，在思想上的某部分都是道家多於儒家的。48 

 

  還有「賈府四艷」的順位也被改琦更動了，就曹雪芹《紅樓夢》中金陵十二

金釵正冊這四人的順序應該是元春、探春、迎春與惜春，其中探春與迎春中間還

夾著史湘雲與妙玉兩人。改琦在「賈府四艷」之中特別提前惜春的順序，將惜春

直接放在探春之後，之後才是史湘雲、妙玉與迎春。這是一個相當值得探究的順

序，因為大家都知道「賈府四艷」在輩份上都是屬於同一層級的人物，但是以排

行來看，迎春怎樣都比惜春長些，所以改琦將惜春提前的原因主要是放在性格與

特色這一點。 

 

  在個性的特質上，小說中惜春是個為人膽小怕事且近乎糊塗，天性孤僻又不

喜歡與人親近的四小姐，比較起人稱二木頭的迎春實在強不到那裡。但是她有一

                                                 
47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9。 
48 李淑申，《《紅樓夢》與中國傳統審美觀之內在聯繫》，國立成功大學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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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愛好與專長卻與創作圖詠的改琦相同，她冷淡無慾卻喜歡畫畫，這可以說是她

灰白生命中的一絲色彩。在第四十回中，劉姥姥逛大觀園時稱讚景色比畫還強上

十倍，說道若有人可以照園子畫一張畫，她帶回家鄉給家人看看，死了也得好處!

賈母聽說，指著惜春笑道 :「你瞧，我這小孫女兒，她就會畫。等眀兒叫她畫一

張，如何?」49賈母這樣隨口的一席話說眀惜春有繪畫才能，但小說中並沒有特別

交代惜春繪畫的程度究竟如何，只有在黛玉戲謔劉姥姥是一隻母蝗蟲的對話先前

惜春說道 : 「原是只畫這個園子﹔昨兒老太太又說，單畫園子，成了房樣子了，

叫連人都畫上，就像行樂圖兒纏好。我又不會這工細樓台，又不會畫人物，又不

好駁回，正爲這個為難呢。」50其實，小說中寶釵實為一位多才多藝的女性，雖

然在文采上她總是略遜黛玉一籌，但是對於繪畫她似乎相當有見地，因為對於惜

春的畫與用具，她曾提出一段精采的意見。寶釵道 :  

 

  我有一句公道話，你們聽聽。藕丫頭雖會畫，不過是幾筆寫

意。如今畫這園子，非離了肚子裡頭有些邱壑的，如何畫成 ? 第

一 : 這園子卻是像畫兒一般，山石樹木，樓閣房屋，遠近疎密，

也不多，也不少，恰恰的是這樣。你若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

不能討好的。這要看紙的地步遠近，該多該少，分主分賓，該添

的要添，該藏該減的要藏要減，該露的要露。這一起了稿子，再

端詳斟酌，方成一幅圖樣。第二件 : 這些樓台房舍，是必要界畫

的。⋯⋯第三 : 要安插人物，也要有疎密，有高低。⋯⋯51 

 

足以見得寶釵是懂得觀畫賞畫的，不過她卻沒有因為這點比黛玉贏得改琦與諸多

文人的支持。因為，除了繪畫這一點讓惜春得到改琦的認同之外，惜春那種淡泊

名利的人生態度也贏得了改琦的偏愛。 

 

在改琦的人生經歷中，恰如同昔日的揚州畫家石濤等人一般，年輕的時候滿

                                                 
49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39。 
50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64。 
51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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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理想前往北京發展。乾隆五十七年（1792）夏天，改琦在當時的京師也就是

北京畫下了《文會圖》，是年他正值二十歲的大好年歲。不過這次北京之行並沒

有讓改琦如願以償，一來清朝皇室優禮挾藝之士的年代已經過去，連四王中王原

祁的第四代子孫都因家貧屋頂崩塌而遭到砸死，52所以改琦這樣一個年輕沒有背

景、門路的仕女畫家，又如何能寄食托身於貴戚王府家中。二來當時雖然仕女畫

受到朝野一致的歡迎，但是創作仕女畫畫家地位仍然相當低落。北京行中改琦更

接觸到當時在朝為官的余集，並且從他身上獲得許多體會。進士出身的余集當時

正任翰林院侍讀，聞言他本來在殿試時應可奪得大魁，但是因為善畫美人而遭排

斥貶抑，仕途的發展也無法順利。53關於改琦北京之行記錄相當少，主要動機不

明，停留的時間推測也不長，因為乾隆五十八年（1793），北京發生大疫，54
改琦

應是隔年就返回江南。這樣的一趟經驗，也讓改琦如同揚州畫派的前人一般，在

心緒與想法上都有了相當大的轉折。 

  

  最後，就是鴛鴦的順位，她也是圖詠中順位異動最大的一位，改琦甚至將她

的地位插入十二金釵之中，緊接於李紈之後而先於可卿。改琦這樣的安排可由兩

方面去解釋，第一是在大家庭中地位層級的固定法則，第二就是鴛鴦在小說中特

殊的性格與志氣使然。就第一個原因看來，在《紅樓夢》中鴛鴦是賈母的丫頭，

賈母是賈府婦女中年齡最長、輩分最高的人，連寧府中的賈敬輩分尚且低她一

輩，所以榮寧二府中主事的尤氏與鳳姐也都是以賈母心意為主，相當重視她的意

見與感受。相對的，整天跟隨賈母的鴛鴦也成為重要諮詢對象，鴛鴦的意思多半

也就代表著賈母的意志。有一回賈赦看上了鴛鴦要娶她做小，秉性愚弱的邢夫人

還替丈夫向賈母討人，經由賈母敘述便可知道鴛鴦先意承志的角色扮演，賈母對

邢夫人說道 :  

                                                 
52 蔣寶齡，《墨林今話》。 
53 蔣寶齡，《墨林今話》，卷七:仁和秋室先生集，字蓉裳，乾隆丙戊進士，官翰林院侍讀……聞
之玉壺外史云，殿試當大魁，以善畫美人，故抑之……。 
54 王學浩複旅京師，張問陶貽以詩，詩中有‘君不見大棺丹漆小棺白，今年新鬼多於客’的詩
句，反應當時京中大疫之慘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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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兩個就有些不到的去處，有鴛鴦那孩子還心細些，

我的事情，她還想著一點兒，該要的，她就要了來﹔該添什麼，

她就趁空兒告訴他們添了。鴛鴦再不這麼著，娘兒兩個，裡頭外

頭，大的小的，那裡不忽略一件半件?我如今反倒自己操心去不成?

還是天天盤算，和他們要東要西去?我這屋裡，有的沒有的，剩了

他一個，年紀也大些﹔我凡做事的脾氣性格兒，他還知道些。⋯⋯

我有了這麼個人，就是媳婦孫子媳婦想不到的，我也不得缺了，

也沒氣可生了。⋯⋯55 

 

由是可知鴛鴦在賈母心中的地位決不是一般丫頭可以比擬，所有辦事的人要想知

道賈母的心意，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先與鴛鴦商量。第四十三回賈母要爲鳳姐攢金

慶壽，於是託寧府主事的尤氏去辦理，其中有幾句話簡單精確地敘述出尤氏如何

打探賈母心意，說道 :「⋯一面說著，一面又往賈母處來。先請了安，大概說了

兩句話，便走到鴛鴦房中，和鴛鴦商議，只聽鴛鴦的主意行事，何以討賈母喜

歡。⋯⋯」 56 

 

就第二個理由來看，小說中有意無意的透露出鴛鴦的行事穩當、為人公道，

其他角色對鴛鴦的描述，更是對鴛鴦性格做了一些很好的側寫，像第三十九回李

紈就曾舉例說道 :  

 

大小都有個天理。比如老太太屋裡要沒鴛鴦姑娘，如何使得?

哪一個敢駁老太太的回?他現敢駁回，偏老太太只聽他一個人的

話。老太太的那些穿戴的，別人不記得，他都記得，要不是他經

管著，不知叫人誆騙了多少去呢!況且他心也公道，雖然這樣，倒

常替人上好話兒，倒還不倚勢欺人的。57 

 

接著惜春也接口說道 : 「老太太昨日還說呢，他比我們還強呢!」58鴛鴦的地位

                                                 
55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405。 
56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71。 
57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30-331。 
58 曹雪芹、高鹗，《紅樓夢》，1992年 1月，再版，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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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謂的主子都敬重的，除了她就代表著老太太的意念，更是因為她的性格也值

得他人敬重。將鴛鴦志氣突顯得最透徹的一段情節，要算是她斷然拒絕賈赦的婚

事，堅決不肯被納入賈赦房中，甚至以出家與性命相拒。這代表她不同於世俗一

般想平步青雲的丫頭，因為在賈府那樣的大戶人家中，被納成老爺的妾室本是一

般丫頭所追求的美夢，像小紅就曾處心積慮的想接近寶玉。但是鴛鴦具有大智

慧，她早就看透妾室的悲慘命運與低賤地位，她不貪圖權勢與名份的那份志氣，

著實是一位令人欣賞感嘆的女豪傑。這樣的氣度就宛若當時改琦文化圈中，諸多

不寄名於功名的雅士一般，一面呼應著寶玉的基本理念，視追求功名利祿的人為

祿蠹﹔一面也爲仕途的落寞文人保留了一些心理安慰的空間，所謂「青春都一

晌，忍把浮名換得淺斟低唱」。 

 

除此之外，鴛鴦也有著一顆溫柔體諒的好心腸，像她發現迎春的丫頭司棋偷

情，後來聽說司棋生了病，她心下料定是司棋生怕她說出來所以病了，自己反過

意不去。並在司棋面前賭咒發誓要她安心養病，自己若將偷情的事說出去便現死

現報!可見鴛鴦是個光明磊落卻又宅心仁厚的人，她深知姦盜相連，關係人命，

所以她採取了最有人情味的做法，幫司棋隱瞞。比較起司棋伺候的二木頭小姐迎

春，鴛鴦是以體貼的溫情去對待司棋，而迎春卻是冷漠且莫可奈何的將她撇去一

邊，更凸顯出在大宅院中鴛鴦的可愛可敬。基於這些特點，改琦將鴛鴦的地位凌

駕輩分最低又描述不多的早么少婦秦可卿，應是不足為奇的事。 

 

(二)女戲子的地位 

 

  幾乎在所有紅學家的認定中，梨香苑十二位唱戲女伶毫無疑問的都是歸在最

後一冊的。這表示若以身分貴賤的因素來分冊，女戲子的地位就宛如妓女一般，

是屬於社會最下層的，連一般的小丫頭都比她們強。但是在改琦紅樓夢圖詠中並

非如此，相反的屬於梨香苑十二位唱戲女伶中的芳官與齡官，在排序上比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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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府丫頭都要高。芳官甚至於被放入第二冊中，比寶玉的大丫頭襲人與多位小姐

的大丫頭都還要前面。這可以歸納出兩個方向來看，第一就是改琦對小說精神的

完全了解與認同所導致，第二則與改琦個人生活經驗有相當程度的關聯。 

 

  在《紅樓夢》中寶玉的中心思想就是以女兒為崇拜，他眾所皆知的名言就是，

「女兒是水做的骨肉，而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

濁臭逼人」。所以寶玉對所有的女子幾乎都是充滿關懷與憐惜，他對梨香苑十二

位唱戲女伶也是一樣，他重視女子精神層面的靈性，從不就其身分與貴賤去評

斷。所以當寶玉看見齡官在地上劃寫著薔字，才發覺原來齡官深愛著賈薔，他只

擔心齡官被雨水淋濕，對自身的冰冷卻渾然不知，也因此寶玉體悟到「人生情緣，

各有分定」。當然，曹雪芹主要想點明的是「情緣」與「姻緣」的差別，59但是依

舊可以突顯出寶玉對所有女子無私的友情與慰藉。在小說中同性的晴雯、麝月都

對芳官呵護有加，而寶玉對她更是充滿深厚的疼愛。主要是因為寶玉原就崇拜女

兒，加上他又喜與優伶往來，溫柔之心充滿對弱者的同情，芳官可謂囊括這三種

特質。60深刻了解小說內在精神的改琦，自然而然就容易將女戲子低下的社會地

位淡化、忽略。 

 

  再由改琦的生活經驗來看，他擅長繪製仕女畫，欲適切掌握女性柔美氣質，

經常接觸女性是必然的。只不過，經常與風流倜儻的文士們交往的女子，並非所

謂的大家閨秀，多半都是煙花柳巷中的女性。失意多乖的文人為求心靈上的慰

藉，往往寄身於青樓，尋求原始的歡娛與情愛，也造就了許多才子佳人的故事。

改琦身邊的許多好友，如陳文述、李筠嘉、謝堃等經濟優渥的人，所納的姬妾也

多是從良的青樓女子。在改琦的詩文中也曾描述煙花女子的生活形狀，他寫的〈阿

那曲〉中說道 :「素面洗妝妝閣裏，傾脂河上傾脂水，藕絲衫子颺清風，紅玉淺

                                                 
59 子旭，《解讀紅樓夢》，台北：雲龍出版社，1999年 1月，頁26-27。 
60 子旭，《解讀紅樓夢》，1999年 1月，頁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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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猶未醉」61、「傾脂河上傾脂水」這樣的風情，很明顯的應是青樓雲集的溫柔街

巷才可能有的景象。而這些女性都擁有令人陶醉的獨特韻味，或輕紗飄飄觸動春

情，或星眸回顧微醺嫵媚。另外，有些甚至於更透露出他留連青樓的生活經歷，

像〈虞美人〉的這一闕詞所形容的「明妝秀靨紅酥手，人似當時否。酒邊佯醉意

知無，笑問十年前事只模糊。雲萍易散人難聚，且聽瀟瀟雨。花深月黑莫還家，

今夜落梅風起太寒些。」。62從改琦的詩文中可以察覺有股濃濃的悵惘，所謂的「明

妝秀靨紅酥手」指的應該就是青樓相伴的女性，飲酒作樂或許是為了麻痺懷才不

遇的困頓。改琦妻子死後他一直沒有再娶，所以「花深月黑莫還家」也沒有道德

上的虧欠，他的友人甚至於將他比擬為「贏得青樓薄倖名」的杜牧。遙想年少時

的滿懷壯志與志同道合的友人，如今激昂情感被消磨殆盡，友人也如雲萍一般漂

泊難聚，只剩凋零的心緒與疲憊的身軀，只得以「笑問十年前事只模糊」這一句

輕鬆的話語抹去所有心酸無奈。這一闕詞道盡改琦風流倜儻的文士生活，出入花

街柳巷，交往才藝雙全的紅粉知己，似乎只是再平常不過的生活型態。 

 

  改琦自身的生活經驗讓他與社會低下階層的女性常有接觸，他對於這些女性

的認知與了解，必定多過當時的衛道份子。他對煙花柳巷的女子，時而憐憫時而

讚賞，在憐憫她們的境遇的同時，往往也抒發著自身失落的情感。所以他相當容

易體會寶玉的女性崇拜心態，也可以認同寶玉打破社會階層，同情憐憫悲慘命運

的所有女子。基於這兩個理由，改琦毫不在意女戲子低下的社會地位，他甚至於

有意的將個性鮮明活潑大膽的芳官，直接排列在第二冊的晴雯之後，以承繼晴雯

直率惹人憐愛的特質。 

 

    

                                                 
61 改琦，《玉壺山房詞》，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八。〈阿那曲〉，
頁7。 
62 改琦，《玉壺山房詞》，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類編－清詞別集百三十四種》，八。〈虞美人〉，
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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